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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里的“三月三”，在象州当地
来说，内容丰富多彩的算是双告村
了。每到“三月三”，沸腾的山村真让
我感慨万千……

“有女莫嫁双告村，挑水好比上天
门，白天吃点苦麻菜，晚上嚼些雷公
根。”这是我从小就听到父母常吟的打
油诗，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双告村
的真实写照。

双告村是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山
村，被当地人们称为“旮旯村”。

我是双告村人，亲眼目睹了双告
村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双告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
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

现在看到的双告村虽然是依山
傍水、风光旖旎秀丽的村庄，但 60年
代前的双告村背靠大石山，村前有几
百亩的保水良田。如今，村前是清粼
粼的大水库——罗秀长村水库延伸
的水库尾。自长村水库 1959年建成
后，双告村的保水田被水库淹没了。
当时没了水田的不少农户外迁到别
村生活，而继续留下的村里人在党的
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让
水田“搬家”。大家在村长的带领下，
全家老小齐上阵到村背的山岭脚下
开荒造水田。新开荒的田，十分贫
瘠，一年只能种一稻的望天田。到了
七十年代初，政府看到双告村的稻田

年年受天旱的影响，粮食收成少，于
是在村背的六夭岭大曹涧建了一座
小型山塘水库。

虽然有了山塘水库，但因降雨稀
少，水库的水不多，山塘水库满足不了
两个山村的农田灌溉，一年的粮食没
有好收成。每年到五荒六月青黄不接
时，家家户户都无米下锅，生产队队长
带一帮人挑箩筐浩浩荡荡地到村外找
别的生产队借粮，勉强渡过五荒六月
的难关。

双告村除缺粮外还缺电，家家户
户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家里人多的或
是比较贫穷的，或是没有油票买煤油
的，只能点松脂照明。路，也是令村民
头疼的难题。自古以来，从双告村到
大乐街只有一条约4公里长的羊肠小
道，也是每年生产队社员挑公购粮去
大乐街粮所交的必走之路。村里人白
天赶一趟街至少要一个小时。

随着时代的变迁，1981年象州县
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村民有经营自主权，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引导下，各家各户根据具体情况，有
的拿田地来种植甘蔗和水果，或种桑
养蚕。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双告村
的老百姓富起来了，现在村里家家户
户建起楼房、买了车。

随着党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好，市、
县移民部门对双告村颇为关心，拨了

项目专项款，为双告村修了水泥路，解
决用电问题，水利部门还为双告村建
了人畜饮水工程，家家户户都通了自
来水。村巷道全部硬化，安装了太阳
能路灯，村民出行方便多了。村里还
建了图书室、文艺舞台、灯光球场以及
健身小广场等。去年又新建两个村相
连的走道长廊，安装了路灯、建了凉
亭。水库旁的简易舞台，为游客来开
展活动提供场地，还能到水库里撑船
撑竹排、拍摄留影。

如今的双告村，宛如一幅绚丽的
山水画卷，美得让人心醉。近年来，
随着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
自发集资，精心筹备“三月三”活动，
将这份独特的乡村魅力展现得淋漓
尽致。每到春暖花开之际，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便纷至沓来，只为一睹双
告村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与浓郁
的民俗风情。

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田间地头辛
勤劳作，但她对山歌的热爱从未减退。
无论是择菜、洗衣还是拖地，无论心情
如何，她口中总能流淌出悠扬的歌声。
那歌声从高亢的“哎……”起始，以低沉
的“耶……”收尾，充满了神秘与复杂的
情感。虽然我不懂她在唱什么，但那旋
律总让我感到一丝忧伤，甚至有些悲
悯。因此，小时候我并不太喜欢在家中
听到这样的歌声。然而，母亲最大的乐
趣就是赶歌圩，每次从歌圩回来，她总
是神采奕奕，满面春风，父亲一眼就能
看出她刚从歌圩归来。

小时候，父亲常带回《三月三》杂
志，从识字起，我就知道壮族人民的生
活离不开“壮欢”山歌。无论悲欢离合，
婚丧嫁娶，山歌总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
式。我对山歌的了解最初来自电影《刘
三姐》。电影风靡全国后，母亲也常常
哼唱其中的经典片段：“什么水面打筋
斗咧，嘿撩撩啰；什么水面起高楼咧，嘿
撩撩啰……”而我也会跟着唱：“鸭子水
面打筋斗咧，大船水面起高楼咧……”

那些旋律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多年后，我意外得到一本《象州壮

欢山歌》，主编是覃九宏先生，他曾是我
家邻居。虽然我们是邻居，但大人忙于
工作，小孩忙于玩耍，我和覃九宏先生
很少见面，只记得小时候常去他家看电
视。后来听广西歌王秦学依说，覃九宏
先生是她的师傅。如今在抖音上，偶尔
还能看到覃九宏先生直播唱山歌。这
些零星的信息让我了解到，覃九宏先生
一生都热爱“壮欢”，他不仅出书、培养
学生，还与时俱进，通过抖音直播传播
山歌文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壮族人逐渐淡忘
了壮语，无法真正领略“壮欢”的精髓。
在这样的背景下，“壮欢”的传承与创新
显得尤为重要。秦学依告诉我，她所在
的象州县马坪镇被誉为“广西壮欢之
乡”，“马坪壮欢”早在2010年就被列入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

“三月三”期间，马坪镇都会举办全区
“壮欢”山歌擂台赛，来自周边省市、广
西各地的壮、瑶、苗、布依、仫佬、毛南等

少数民族的山歌爱好者们齐聚一堂。
古老的“壮欢”与现代山歌交相辉映，为

“三月三”佳节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声乐
大餐”。

马坪人对“壮欢”和山歌的热爱深
入骨髓，他们尤其喜欢参加歌圩。“白天
忙搬砖，晚上练壮欢”，这便是马坪人的
日常生活写照。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使
是三岁的小孩也能随口唱出几句山歌。

秦学依经常向我介绍“壮欢”的丰
富内涵：有四言四句一首，五言四句一
首，六言四句一首，七言四句一首，不同
的句式押韵方式各有特色；还有多种调
式，如“日欢调、夜欢调、古文调、三少
调、婚俗拦门调、七字壮欢调、三姐调、
莲花调”等。她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动人
的歌声，让我对“壮欢”的理论和结构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为更好地传承“壮欢”山歌，马坪镇
开展了同心同德“壮欢”宣教活动，这些
活动走进社区、村屯和学校，深入到人
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秦学依是马坪
中学“壮欢”传承班的志愿老师，她用美

妙的歌声将古老的“壮欢”带入二十一
世纪的中学课堂，唱进孩子们充满好奇
和求知欲的心中。她的歌声让孩子们
的目光变得明亮，心中充满了喜悦，不
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为“壮欢”传承和创
新的新生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投身于“壮欢”山歌的传承与创新，将传
统山歌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我身边就
有两位山歌的忠实爱好者，黄隆天和吴
永才。黄隆天来自县融媒体中心，同时
也是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曾连续三
年参加马坪镇的全区“壮欢”山歌擂台
赛，并荣获“广西歌王”称号。吴永才来
自县总工会，他和黄隆天因山歌结缘，
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迅速编出应景
合情的美妙山歌。这对“天才组合”一
旦有了对唱的对象，现场气氛立刻变得
热烈非凡。

细细想来，那传唱着“嘿撩撩啰”的
“壮欢”山歌，从古至今，无处不在，它早
已融入壮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他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月的来宾，空气中飘散着一股
淡淡的草木香。这是我第一次在广西
过“三月三”，一个陌生而充满魅力的
节日。清晨的阳光透过书画院的窗棂
洒进来，韦大哥敲了敲门，手里捧着一
篮子鸡蛋，笑着对我说：“走，带你染彩
蛋去！”街道上，节日的气氛早已弥漫
街头，人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笑语
盈盈。

韦大哥是我在书画院认识的同事，
一个地道的壮族人。他的笑容总是带
着山野的淳朴，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壮
音，却让我感到格外亲切。我跟在他身
后，穿过几条小巷，来到韦大哥家。家
里已围坐着同事们，桌上摆着几口小
锅，锅里煮着用红蓝草、黄姜和紫薯熬

制的染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
药香。

“这是红蓝草，染红色；这是黄姜，
染黄色；紫薯嘛，自然是染紫色。”韦大
哥一边介绍，一边将鸡蛋轻轻放入锅
中。我学着韦大哥小心翼翼地将鸡蛋
浸入染料中。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
泡，鸡蛋渐渐染上了色彩，红的像山间
的杜鹃，蓝的像雨后的天空，黄的像初
升的朝阳。我捧起一颗染色的蛋，指尖
传来温热的触感，像是捧着一份来自春
天的祝福。

“祈愿蛋是我们壮族的传统。”韦大
哥解释道，“红色代表热情，蓝色代表智
慧，黄色代表丰收。每一颗祝福蛋，都
是一份心意。”我听着，忽然想起家乡江
西的端午节，母亲也会用艾草煮鸡蛋，
说是驱邪避灾。原来，不同的文化背
后，藏着相似的心愿。

染完彩蛋，韦大哥带我去了街头的
节日集市。集市上人声鼎沸，孩子们在
人群中穿梭，手中的五彩蛋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老人们将祝福蛋递给晚辈，眼

中满是慈爱：“愿你们像春天一样，充满
生机。”我站在人群中，捧着彩蛋，耳边
是孩子们的欢笑声，眼前是老人们的慈
爱目光，心中泛起归属感。

下午，韦大哥带我去忻城县的莫
土司衙门听山歌。路上，我们经过一
个村落，村里的孩子们正在玩撞蛋游
戏。他们手里握着彩蛋，轻轻碰撞，蛋
壳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笑声在村子
上空回荡。韦大哥笑着说：“撞蛋是咱
们壮族的习俗，撞得越响，好运越多！”
我也从篮子里拿出一颗彩蛋，加入他
们的游戏。孩子们围过来，纷纷用彩
蛋碰撞我的彩蛋，嘴里喊着：“撞彩蛋，
撞好运！”

玩了一会儿，韦大哥用红绳将一颗

彩蛋系好，挂在我的脖子上，笑着说：

“挂蛋也是咱们壮族的习俗，挂在脖子

上，寓意平安顺遂，好运常伴。”我低头
看着胸前的彩蛋，红色的绳子与彩蛋的
颜色相映成趣，宛如将春天的祝福紧紧
系在了心间。

到了忻城莫土司衙门，“壮欢”山歌

会已经开始了。古老的土司衙门前，壮
族男女身着绣有花纹的传统服饰，歌声
在青山绿水间回荡，时而高亢，时而婉
转。韦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

“山歌唱的是情，彩蛋传的是意，这两样
可都是‘三月三’的魂！”我握紧彩蛋，忽
然觉得那温热的触感里，也藏着一份春
天的旋律。

回家的路上，我捧着几颗彩蛋，脖
子上还挂着那颗红绳系着的彩蛋，心中
满是暖意。韦大哥轻声说道：“壮族有
句老话，‘三月三，春风暖，彩蛋传情意
更长。’这是‘壮族三月三’的传统习俗，
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祝福。”

我点点头，心底升起一股感动。彩
蛋是春天的象征，也是文化的纽带，连
接着过去与现在，架起不同地域、民族
之间的心灵桥梁。它让我在异乡找到
归属感，也让我明白：只要心怀希望，就
能在春天里找到自己的色彩。春之祈
愿蛋，凝聚着壮族人民的智慧，是岁月
赐予的珍贵礼物，更是我们内心对生活
无尽的热爱与美好期待。

当壮族彩蛋遇上江西艾草：

月光照见两种乡愁
瞿杨生

双告村的“三月三”春意盎然
韦芳春

红水河畔春日欢歌
占 点

红水河过来宾，水是春流水
波涛登陆，为时光谱曲

“三月三”仗着千年的资历
在方言区指挥一场歌舞盛事

春天认定一个古老的命题
所有的启程都讲究仪式感
像种子生长先要栽入田亩
扁担要劳动先跳扁担舞
蛋碰蛋必须染上火红的愿景
铜鼓要翻山越岭去约铜锣
每一缕饮烟，每一条路
都踩着欢快的旋律扭动腰身
人们笑脸绽放，走向旷野
总被歌声拉一下，被鼓点拌几下

“三月三”历来有心计
吃饭要吃五彩饭，相约抛绣球
妹妹心领神会，人面桃花的样子
小河见了微微澜，月亮见了羞答答

被邀到来宾，沉浸座上宾
种甘蔗的人们大摆宴席
高谈甘蔗立地顶天的故事
三月一节，甜一节，乐一节
丰收一节……歌声被节节抬高
从一村到一寨，从河谷到高坡
唱给青山绿水，唱给新朋故友

嘿嘹嘹啰……唱了酒歌唱茶歌
唱了山歌唱海歌，春一曲秋一曲
蔗林广袤的事，田亩归仓的事
都是大地的填词——岁月的咏叹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牵
着我的思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说
起“三月三”，我的头脑里便会浮现出这首
歌谣。作为壮族儿女，有谁不懂得“三月
三”呢？

“三月三”，承载着多少壮族儿女独特
的记忆呀。

我的“三月三”记忆都与多彩的糯米
饭有关。

记忆中，“三月三”那天，全村家家
户户都要蒸煮各种颜色的糯米饭。用
于染色的，全都是从山野里找来的植
物：黑的是枫叶，紫的是红蓝草，黄的是
密蒙花……

我在一个壮族小山村长大，那里背靠
连绵的群山，山上长满翠绿的松柏。每年
清明节前后，是枫树生长的季节。经过一
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山岭上的枫树从光秃
秃的枝条抽出嫩芽，很快就长满了油润、
青绿的嫩叶。若是清明节在“三月三”之
前，大家都趁着清明上山祭祖，顺道采摘
一大捆枫树枝，晒干后就把枝条切成一段
一段的，用一口大锅熬煮出深色的汤。汤
水带着植物的天然香气，一部分用来给家人洗澡，一部分
用来浸泡生糯米蒸黑米饭。而那些煮过的枝叶被捞起来
后，就撒在房前屋后。

为什么要在房前屋后撒枫树枝，听家里的老人讲过一
个传说。大概说的是古时候有个男子，每天晚上都被妖精
诱惑，逐渐被吸干了精气神，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有
一天，一个路过的道士看到了，一眼就看出他被妖精缠身，
就告诉他要如何做才能摆脱。男子按照道士的方法去采
摘了很多枫树枝，用枫树枝熬的水煮饭、洗澡，把残渣捞起
撒在房子周围，起到辟邪和强身健体的作用，结果那天晚
上妖精就进不来了，男子保住了性命。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小时候听着觉得很好奇，总在
想那妖精肯定很美貌吧，不然怎能把男子迷得神魂颠
倒。后来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提到
美女蛇的事，才觉得大概很多民间传说都是一样的套
路。伴随着好奇的是莫名的害怕，总觉得如果哪个家
不撒枫树残渣，不用枫叶水洗澡，不吃黑色糯米饭，那
一年就会被妖精和邪气缠身，整年都不好过，甚至还有
生命危险。

除了黑色糯米饭，还有黄色的。染黄色的密蒙花，
一直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短视频，我才懂得那种开着白
色小花的植物学名叫密蒙花。密蒙花也和枫树一样，是
长在山岭上的。开花时细小的花朵密密匝匝地挤在一
起，视觉上没什么让人惊艳的，但想不到晒干后拿来煮
水，竟会变成另一种颜色，真是太神奇了。每年“三月
三”前夕，家里的大人就会去山岭上采摘密蒙花回来晒
干备用，用不完的继续挂墙上，留着下次用。

至于煮出紫色水的红蓝草，就简单多了，菜园里种
有。实在没有，去赶一次集，集市上总有人会卖，不用担
心“三月三”时没有多彩糯米饭吃。

等所有的植物都煮出了各种颜色的水，就把生糯米
分别放入其中，泡上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蒸煮。蒸好的
彩色糯米饭鲜亮软糯，拌上红糖，更多了一丝甜蜜。先得
舀上满满三大碗，压得紧紧实实的，还要鼓出碗面，拍成
半圆形，最后在顶上放一块红糖点缀，拿去祭祖。小时候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往厨房跑，手都没洗就抓起糯米饭团
吃，用碗吃反倒没那么有滋味。结果总是被大人笑着指
责不讲究卫生，谁还管那么多，吃着吃着大家不都健康长
大了吗？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做了彩色糯米饭，母亲特地
让我带去学校，送给老师尝一尝，那是打心底里对老师的
敬爱。

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工作后就再没有在家过“三月
三”，属于彩色糯米饭的记忆变得遥远却仍鲜活。一代人
已逝去，一代人在慢慢变老，一代人在拔节成长，“三月三”
仍旧热闹。随着“三月三”变成法定节日，关于“三月三”的
记忆会更加精彩。

突然意识到，那一碗糯米饭里，不只是味道，也不只是
记忆，还有一种传承，那是壮族人民生生不息、世代延绵的
文化和家国情怀。

无处不在的“嘿撩撩啰”
苏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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